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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鬼
簿
名
堂
誰
與
點

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一間暗黑的囚室內，前來探監的鐵禪和尚，望著身陷囹圄的羅家權。鐵禪和尚

輕輕閉上眼睛，然後用低沉的聲音，一字一字道出：「你將來有三名兒子。」當時已紅透半邊天的

粵劇大老倌羅家權，最苦惱的不是子嗣的問題，而是他日出監後，觀眾是否依然支持自己？又或者

是出監後，第一台戲應演哪個劇目？鐵禪和尚的聲音又打斷了羅家權的思緒：「讓我幫你的長子取

個名字吧！」鐵禪和尚思考了一會，抬起頭望著一臉疑惑的羅家權說：「行堂。施主長子的名字就

用行堂吧！」

多年以後，羅家權在順德家中，親手抱起自己的第一名男丁，笑盈盈地對他說：「你一早就有名字！

行堂，羅行堂。」因此，在許多年以後，羅家英在劇壇中的稱謂是「行哥」，而不是「家英哥」。

生於優人之家，父親羅家權、四伯父羅家樹、堂兄羅家寶、十二叔羅家會，全是戲行名人。羅行堂

一出世，身上已流著粵劇藝術的血，加上戲班家庭的潛移默化，這孩子日後走上優人之路，是自然

不過的發展，沒有懸念可言。

粵劇是民眾的日常娛樂，與西方的表演藝術不同套路。西方的音樂、芭蕾舞、歌劇是為社會上層、

帝皇貴冑服務；而我國的戲曲，就走為民眾娛樂的道路。從元雜劇起，至明清傳奇，以至二十世紀

初開始於粵、港、澳流行的粵劇，它們搬演的故事，也是緊貼市民大眾的生活和前代的史料。元朝，
父親羅家權在《狸貓換太子》中的包公（廣東）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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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國戲曲的大盛時代，關漢卿、白樸、王實甫、馬致遠等名家輩出。這群傑出的劇作家所撰寫的

元曲，廣泛地反映了社會和民眾各式各樣的生活場景，將表演藝術、社會現實和問題緊扣一起，編

出了渾然天成的戲劇故事。藉著台上眾位演員的動人嗓子和演做，將一幕又一幕動人肺腑、催人熱

淚的劇情，呈現於觀眾眼前。觀眾看戲，除了喜愛的老倌、優美的唱段、曲折的劇情外，最能打動

人心的是劇中人的遭遇，竟然和自己日常面對的生活問題如出一轍，看著看著，能不感動流淚嗎？

同樣是元代劇作家的鍾嗣成，相信也猜不到，其為後世人所傳頌的，是他的《錄鬼簿》，而不是其

劇作。《錄鬼簿》記載了元代劇作家的佚事和作品目錄，是研究元戲曲其中一項最為重要的資料。

鍾嗣成為何用「鬼」來形容劇作家呢？他在《錄鬼簿．序》中指出：「獨不知天地開闢，亙古及

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則？聖賢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冊者，日月炳煥，山川

流峙，及乎千萬劫無窮已，是則雖鬼而不鬼者也。」
1 鍾嗣成的上述說法，與曹丕在《典論．論文》

的「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2 有異曲同工之妙。經鍾嗣成表述下，元代著名劇作家皆成

為了「鬼」。推而廣之，但凡能夠留在史冊上，為後代人所了解者，皆是不死之「鬼」。

優界的「鬼」，除了劇作家，大抵也包括了偉大的演員。鐵禪和尚為羅家權尚未出世的長子賜名「行

堂」，這位未出世的孩子，是與佛有緣吧。「行堂」是掌管寺廟內膳食的重要職位，把持著上至住持、

下至小沙彌的命脈。這個孩子的人生舞台，是佛堂？還是父親的老本行�
戲台？抑或其他職業崗

位？鐵禪未有進一步交代內裡的玄機或細節。但他是怎樣知道或「算出」這些未發生的事情呢？

此外，《錄鬼簿．序》亦有提出「氣數」的概念：「賢愚壽夭，死生禍福之理，固兼乎氣數而言，
羅家權（小武）戲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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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賢未嘗不論也。」
3 懂得算命和術數的鐵襌和尚，乃廣州六榕寺的住持，經常與藝術文化界人士

往來（如梅蘭芳、泰戈爾等），卻因抗戰期間曾出任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佛教組織之骨幹成員，為國

人所恥及不容。對於做人處世，《錄鬼簿．序》亦有提出：「蓋陰陽之詘伸，即人鬼之生死，人而

知夫生死之道，順受其正，又豈有巖牆桎梏之厄哉？」
4 看來鐵禪雖然懂得術數，但卻未能「順受

其正」，最後身陷囹圄，以漢奸之惡名離世，要做到知行合一，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當日，鐵禪在

監獄探訪羅家權，留下了孩子的名字。那麼，究竟羅家權是因為甚麼緣故而受囚獄之苦？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羅家權的丑生地位已經確立，廣受觀眾的愛戴。他在省城（廣州）大班「人

壽年」主演的《龍虎渡姜公》和其後的《肉山藏妲己》大紅，因擅演紂王，得到「生紂王」的美譽。

一九三四年，羅家權的徒兒唐飛虎，因與師父的妾侍譚笑兒私通，而對羅家權動了殺機。羅家權在

另一位徒弟石燕子的知會下，知道唐飛虎買了手槍，因此也在家中存放了手槍作自衛之用。出事當

晚，唐飛虎提槍進入師父的家，羅家權開槍射擊，唐飛虎即場喪命。經審判後，羅家權誤殺罪名成

立，即時收監。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羅家權在監獄中度過，亦因此遇上鐵禪和尚的探監、算命

和賜名。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羅家權也隨監獄一起，由廣州搬至順德受刑。

一九三九年，羅家權刑滿出獄，其事業運不跌反升，一年之內分別去了香港拍電影，和到上海演出

粵劇。電影方面，羅家權依照自己的真人真事，拍成了《羅家權殺虎案》（T
h
e C

a
se o

f th
e Jea

lo
u
s 

A
cto

r）。羅家權能夠坦然將家事搬上銀幕，除了金錢收益外，相信他本身的性格也是坦蕩蕩的。

與此同時，除了粵、港、澳外，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流行粵劇演出，大抵是很多廣東人在上海

經商，因而粵劇也在上海舞台佔一席位。一九三九年，羅家權到上海演出，當時上海的《申報》大

讚：「羅君能唱宮字音，板穩腔圓，清

越動聽，粵中四大丑生，以唱工論，

羅君當居首席，做工舉手投足，悉合

繩法。」又「在廣東人的心目中，有

不曉得薛覺先的，可沒有不知羅家權

的。」
5 

一九四○

年，羅家權在香港加入了以白

玉堂、曾三多、馮俠魂為台柱的「興中

華劇團」任丑生。一九四二年，羅家

權組織「周豐年」班，男女花旦李自

由和歐漢姬，丑生羅家會，後來更邀

請芳艷芬入團，她的第一台戲是在番

禺市橋演出《卓文君》。其後，羅家

權也邀請羅家寶加入，一家親互相照

應，還送了兩件戲服給他
6。「周豐年」

經常在廣州周邊各鄉演出，羅家權是劇

團的招牌，極受民眾的支持，有記錄

說：「家權拍任何一個花旦，都得到觀

眾信心。」
7 由上可見，戰前羅家權在

羅家英出生的房子，順德沙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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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兩地遊走，經營戲班餬口，也有參與其他班的演出。二戰結束後，羅家權繼續受戲迷歡迎，

其丑角的演出已深入民心，「生紂王」是粵、港、澳一個名牌。一九四六年，羅家權在香港參與馬

師曾「勝利劇團」的演出，同年也有參與白玉堂「龍鳳劇團」在廣州的演出。同時，在這一年，羅

家權終於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一個兒子！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農曆八月廿七），羅家權長子羅行堂，在順德均安墟沙浦村出世。兒子

是妾侍李銀娟誕下的，羅家權歡喜不已，也沒有忘記鐵禪和尚的贈言，希望長子能夠像寺廟的「行

堂」一樣，有運籌帷幄的能力。羅氏一家望著羅家權，他手執一挺大機關槍，以子彈代替炮仗，慶

賀長子的誕生。「噠噠噠噠噠……」母親抱緊懷中的行堂，不讓他被機關槍聲嚇到，同時又寄望他

長大後，能夠發聲、發光、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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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嗣成：《錄鬼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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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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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首青春（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

右：母親李銀娟與行堂（六歲）和耀堂（兩歲）左：幼童時期的羅行堂

分
隔
省
港

一九四六年，羅家的長子出生，羅家權按鐵禪

和尚的建議，為孩子取名「行堂」。當年鐵禪

和尚的預言，指出羅家權將會有三名兒子，長

子出生後不久，行堂的生母李銀娟在一九四八

年再度懷孕。當時，羅家權在香港的「大金龍

劇團」演出，武生是馮鏡華（已故香港影視藝

人馮淬帆的父親）、文武生石燕子、花旦秦小

梨，羅家權自然是丑生。劇團在香港的中央戲

院演出，羅家權的侄兒羅家寶當第二小武。他

對這台戲印象極深，倒不是因為當上了甚麼大

角色，而是讓他終身緊記的皮肉之苦。他們在

星期天日場演《趙子龍》，羅家寶演周瑜，因

為失場，被伯父羅家權用籘條打了一頓。失場

的慘痛經歷，讓羅家寶終身銘記準時上場演出

的重要性
1。一九四九年，在香港演出的羅家

權，記掛懷孕的妾侍李銀娟，也希望能夠見到

孩子出世，於是吩咐妾侍到港待產，於是羅家

的第二位男丁在香港出生。雖然鐵禪和尚只為

了長子取名，但是對於羅家的第二位男丁，羅

家權還是用了「行堂」的「堂」字作名字，為

二子取名「紹堂」。

抗日戰爭在一九四五年結束以後，國人仍須面

對內戰。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

共和國在北京成立；到了十二月，國民黨政府

撤退至台灣。一九四九年，中國內地的政治環

境，相比由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和由葡萄牙

殖民統治的澳門，實在較為動盪。羅家權吩咐

妻兒全家離開故鄉順德，南下與他一家團聚，

也是一個不難理解的決定。雖然羅家在家鄉有

田有地，但在匆忙離開的情況下，只能拿走隨

身的東西。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一家人別去家

鄉以後，由於政治環境的急速變化，居然數十

年無法重返故鄉。在羅家權妻子李月寬和妾侍

李銀娟的操持下，羅門一家大小在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先在澳門落腳，稍作停留，然後再遷往

目的地香港，當時羅行堂只有三歲。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羅家權與薛覺先在澳門

「清平戲院」同台演出。羅家的第三子「耀

堂」在一九五○

年出生，正如鐵禪和尚所預

言，羅家權確實有三名兒子。同年，羅家權

接了到越南的演出。因此，他隻身到越南工

作，而妻妾則按原計劃，攜同一家大小到香

港定居。小行堂的記憶力非常好，他還記得

父母曾為了父親到越南後，一家所需的生

活費而憂心，由此也可見羅家的財政狀況是

捉襟見肘，即廣東人所謂的「餐揾餐食餐餐

清」。一九五一年，在羅家權妻妾的張羅下，

一家大小終於搬到了香港，住在銅鑼灣登龍

街。五歲的行堂，結識了大他五年的鄰居雯姐

姐，當時沒有任何人想過此姝將來會是香港粵

劇壇的一名出色花旦！九年以後，即一九六○

1
9
4
6
-
1
9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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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首青春（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六）

年，「仙鳳鳴劇團」的領班台柱白雪仙和任劍

輝，決定為新劇《白蛇新傳》招考新人。小行

堂的鄰居雯姐姐前往應考，最後成功入選，參

與了《白蛇新傳》的演出。雯姐姐的全名是馮

麗雯，師父為她取了藝名「梅雪詩」，後來梅

雪詩更成為「雛鳳鳴劇團」的其中一名台柱。

不知道小行堂和雯姐姐在登龍街生活時，有沒

有一起玩「做大戲」的遊戲呢？長大後的行堂

回想說：可惜「仙鳳鳴」只招考女生，如果她

們肯招男生，我也一定會應考！

羅家權在一九五○

年遠赴越南演出，其他演員

包括：親弟羅家會、侄子羅家寶、徒弟江錦帆

和李嘯天等。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越南堤岸

（現為胡志明市的其中一區），是粵劇演出的

勝地，很多當時得令的省港大老倌（如：薛覺

先、馬師曾、桂名揚、白玉堂、何非凡、新

馬師曾、任劍輝、白雪仙、芳艷芬等），都

曾到堤岸登台。羅家權順利在越南演出了兩
年，然後又接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演出，到

一九五三年才回到香港。他在外期間，除了定

期寄錢回港養家外，也會關顧孩子們的生活。

一九五二年，羅家已從銅鑼灣登龍街搬至堅尼

地道一百二十號，一家人開始習慣香港的生

活，小行堂入讀灣仔區的小學。仍在新加坡演

出的羅家權囑託十二弟羅家會，開始教導當時

只有六歲的小行堂練習粵劇的基本功。對於讓

子侄學戲一事，羅家寶曾指出：「我八叔（羅

家權）和我父親（羅家樹）不同，我父親不喜

歡自己的子侄學戲，而我八叔則剛剛相反，他

喜歡子侄學戲，認為『子承父業』是理所當

然。」
2 羅家權寄望兒子能夠承繼父業，自然

會要求小行堂早日開始練功。

小行堂最初練習的基本功是「開一字」，「開」

是動詞，「一字」是一字馬。練習的方式頗為

強硬，孩子張開腿，十二叔用雙腳壓下孩子的

雙腿，直至雙腿能張開成為一字。這樣的練習上：攝於堅尼地道一百二十號天台，六歲的羅行堂練掌上壓（掬魚）。下：行堂練一字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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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只非常痛楚，還會令到大腿瘀黑。孩子痛

哭了，還是要繼續，直至成功為止。長大後的

行堂，回憶練「開一字」的情況時道：「當時

的練習確實好痛，但卻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現在，在台上演出一字馬，輕而易舉。」「開

一字」之後是「拗腰」。「拗腰」可不是一般

人也能做的輕鬆地向後彎，而是要達至：向後

彎至頭落地，兩手要捉到腳腕才算合格。基本

功的第三課是「掬魚」，即掌上壓，次數由十

次開始，直至一百次，然後再加次數……這個

練習讓雙臂變得非常有力。上述的刻苦練習，

不是一週數次，而是每天早上也要練！除了練

功的點滴，小行堂還記得在堅尼地道居住時的

新聞，包括：一九五三年六月英女皇伊莉莎白

二世的加冕禮、十二月那場改變了香港公共房

屋發展的石硤尾木屋區大火等，可見他小時候

的記憶力已經相當不錯。

經過了幾年在外演出，羅家權終於在一九五三
年回港，但他身上的錢包卻是空空的。原來，

他在新馬自己當班主「起班」（製作演出），

大抵是「過江龍不及地頭蟲」，失敗而回，不

單賠上所有以往賺回來的戲金，就連回港的水

腳（旅費）也掏不出來。最後，靠當時已在新

加坡為人妻的大女兒維好的幫忙，羅家權才能

夠連戲箱一同回港。戲箱內的戲服、小道具是

演出的基本物資，如果連戲箱也保不住了，那

回港後便不能馬上再接演出！羅家權回港後，

幸虧家裡還有點積蓄，便花了千多元，在雞寮

（觀塘區，上世紀五十年代，該區有很多養雞

場）買下了一片小山丘，一家人住了下來，過

著鄉間生活。

搬到雞寮以後，小行堂每天清早便起床，練習

粵劇基本功，上午到小學上課，下課回家後幫

忙農務，負責挑水、養豬、運餿水……他當時

就讀茶果嶺小學，而羅家權仍然抱著培育長子

成為伶倌的想法。五個孩子（三男兩女）當全家福，攝於粉嶺坪輋家後院，羅家權、李銀娟帶著羅行堂、紹堂、惠冰（幼妹）、惠貞（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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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羅家權認為小行堂臉型狹長、身形如鯇魚

般粗壯和圓渾（鯇魚身段），實在是一副演粵

劇的好材料，於是便認定他是傳承粵劇技藝的

目標。於是，羅家權在家中教小行堂一些粵劇

的基本功架，如：走圓台、拉山、跳大架、手

橋、大戰排場等。

偶而羅家權的朋友或徒弟到訪，也會一點一滴

地教曉小行堂一些粵劇武打的基本動作。有一

年，芳艷芬的誼兄龍虎武師吳少廉（綽號「老

鼠廉」），到雞寮羅家權家小住。吳少廉見小

行堂每早勤力練功，便傳授他打筋斗、飛腿、

旋子、半邊月、拿鼎等動作。父親也曾帶小行

堂到銅鑼灣怡和街的「香江粵劇學院」參觀，

該學院由陳非儂於一九五○

年創立，學生有陳

寶珠、吳君麗、李龍、李鳳、吳仟峰等。參觀

學院後，小行堂知道原來不只他一人練功，外

面還有很多人在練，要加倍努力才可以。

此時，羅家權已經少接戲班的演出，和他同一

輩、經常合作的藝人，很多已退了下來，因此

他只能接到那些在遙遠鄉村開台的神功戲。小

行堂當然是跟著父親到神功戲棚看戲和遊玩，

在一台又一台的神功戲中穿梭，逐漸成長。每

年三月廿三天后誕，很多鄉村均會上演神功戲。

一九五四年，羅家權便接了在自家居所附近的

茶果嶺神功戲。對於八歲的小行堂來說，這也

是難忘的一年，因為這是他首次上台演出。

神功戲的戲台搭建在小行堂學校門前的空地，

為了讓這孩子做神功戲，父親為小行堂向學校

告了五天假。第一次上台演出，小行堂的角色

是小兵，在《六國大封相》中演堂旦。堂旦可

不是旦角（女角），小兵一角可分為堂旦和手

下。堂旦的角色偏向文戲，如：差役、太監

等；手下偏向武戲，如：行軍打仗的兵。初次

演出的小行堂當然不懂自行化裝，父親的徒弟

陳醒峰替他上妝。換上綠色的戲服，在虎度門 粉嶺坪輋家後院全家福。上排右起︰羅行堂、羅耀堂、羅惠貞；下排右起︰羅紹堂、羅家權、李銀娟、羅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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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展的粵劇老倌，決定回粵建設發展。最有

影響力的是薛覺先，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

日，帶同妻子唐雪卿和兒子薛鴻楷返廣州，後

加入廣州粵劇工作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四

日，馬師曾、紅線女回廣州發展，後加入廣東

粵劇團。
一九五五年，羅氏同輩裡同為粵劇中人的三兄

弟：羅家樹、羅家權、羅家會，也需要面對骨

肉分離省港的決定。排行第四的羅家樹（綽號

「打鑼樹」）決定到廣州定居，其兒子羅家寶

比父親早一年回到廣州。一九五三年底，羅家

寶從新加坡演出後回港，父親替他接了廣州太

陽昇粵劇團的邀請，已於一九五四年返粵。排

行第八的羅家權決定與家人留在香港，排行第

十二的羅家會也隨著八哥留在香港。這次一

別，大家也猜不到，分隔省港的羅家樹與兩

名弟弟，將無法再次會面，而羅家寶也要到

一九八三年才可以重臨香江。

排隊，突然好像被人推了一下，便出了場，然

後跟著別人做，拉山後便站在一旁。有了第一

次的上台經驗，小行堂在台上變得鎮定，開始

翻筋斗，唱一兩句曲。同學們看見小行堂在台

上演出，還會翻筋斗，都覺得他很厲害。小行

堂第一次享受到台上做戲帶來的榮耀！

一九五四年，香港粵劇界欣欣向榮，星光閃閃

（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何非凡、麥炳榮、

新馬師曾、芳艷芬、白雪仙、任劍輝、余麗珍、

鄧碧雲、吳君麗、鳳凰女、羅艷卿、羅劍郎、

林家聲、陳好逑、羽佳、南紅、李香琴、祁筱

英、石燕子、任冰兒等）
3，班牌如雲（非凡響、

大龍鳳、大鳳凰、真善美、新艷陽、慶紅佳、

仙鳳鳴、寶光、新馬劇團、碧雲天、錦添花、

麗聲、慶新聲、日月星等）
4。而粵劇的另一

重鎮廣州的粵劇發展也有不少新氣象，班牌林

立，包括：廣東粵劇團、廣州市粵劇團、珠江、

永光明、新世界、太陽昇等。有不少當時在香

三
個
學
習
階
段

小
學
時
的
「
日
常
」
生
活

小行堂初次登台後，不斷有演出粵劇的機會，

大多是農曆新年的「賀歲班」和一些神功戲。

那時候，雞寮屬於遠離市區的鄉下地方，交通

不便。小行堂隨著父親到香港島、九龍等市區

演出時，當晚往往要找地方留宿，因此他曾在

高陞戲院和普慶戲院的二樓留宿。至於神功戲

往往在不同的郊外鄉村演出，他們晚上則會在

戲棚，或經班主安排到戲棚附近的地方留宿。

小朋友有機會在家以外的地方留宿，已經非常

開心，何況能與一群戲班兄弟同演同玩同眠，

自然更加投入戲班的生活。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羅家權主要靠接演神功

戲為生，因為與他同輩的演員，大多已不是當

班之人，而冒出的當紮新人對他認識又不深，

影於觀塘（雞寮），年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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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功戲成為不少粵劇藝人的主要收入來源，它

的「日戲」（通常在下午上演）和「天光戲」

（一般由凌晨兩點演至早上五點）也是訓練新

人最好的試練場。正主（主要演員）不會做「日

戲」，一般由第二花旦和小生（或小武）做主

要演員，是他們試練不同劇目的好時機。不少

最低層的演員和學師的樂師都會上台演出，他

們可以盡情嘗試演自己想試、想演的戲，又或

者練習演出時如何「爆肚」。至於「天光戲」

的歷史非常久遠，早在一九一二年，廣州周邊

的華天樂班、環球樂班等，已經有演出「天光

戲」；名伶朱次伯到廣州參與大班演出前已做

「天光戲」。傳聞中「天光戲」不是讓人看的，

到現時不少坊間的說法，仍主張「天光戲」是

做給冥界觀眾看。但是，曾演出「天光戲」的

羅行堂指出，有很多已出外（甚至出國）謀生

的鄉民，遠渡回來，回鄉參加神誕祭祀和看神

功戲，因此「天光戲」是讓這群飲飽食醉賭夠、

樂而忘返的鄉民觀賞。

因此他接大班演出的機會不多。與羅家權情況

相近，經常演出神功戲的名伶包括：白玉堂、

石燕子、關海山、劉月峰、何文煥等；他們落

鄉演出的地方有：大澳、梅窩、長洲、滘西、

石澳、大埔、粉嶺、元朗等。傳統上，只有八

和旗下慎和堂的會員（多為櫃台、經理，即行

政人員）才可以跟地方主會（由鄉紳組成的行

政組織）接戲。負責大班的行政人員叫班主

（當時活躍的有王炎、梁品、李榮照等），負

責中小型班的叫班蛇（當時活躍的有梁汝、褚

森、陳球等）。客人想訂班做戲，這些班主或

班蛇就會提交課單，即演出劇團的人腳和價

格，讓辦神功戲的主會選擇。以當年青衣神功

戲為例，地方主會可以接到十張貨單之多，主

會便根據演出的陣容和價錢，決定聘用哪一班

演出。今時今日神功戲的演出編排，與上世紀

五十年代幾乎一樣。不過除了班主會接戲外，

一些老倌也會接戲，只由慎和堂接戲的規矩早

已經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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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權演神功戲，合作最多的老倌是白玉堂，

因此跟著父親四處演神功戲的小行堂，常常有

機會看到白玉堂的演出。長大以後的行堂也承

認，白玉堂是他最尊敬的前輩之一，他的演出

也深受白的影響。在小行堂的記憶中，除了隨

著父親四處落鄉演神功戲的經歷，還有一樁在

生死邊緣徘徊的恐怖回憶。當時父親在石澳演

神功戲，戲棚旁邊就是沙灘和大海。演神功戲

的首天，小行堂見鑼鼓尚未打響，便獨自下海

游水。海面風浪很大，但見浮台上有兩個人，

他便以浮台為目標。誰知風浪太大，半途已有

力不從心的感覺。小行堂因怕丟臉而不肯求

救，強行繼續游向浮台。在接近浮台之際，一

羅家英九歲，攝於普慶戲院後台。


